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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 　穆 　 纺织材料专家 。 １９３０年 ５月 １３
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。 １９５２ 年毕业于西北工
学院 。西安工程大学教授 、博士生导师 。提出基
于中国人体皮肤神经系统特点 ，综合反映皮肤感
觉生理 、心理 、物理 、工程学科的着装舒适性模型
和透过织物的能量流与物质流的接触界面阻抗

理论 ，奠定功能服装研制理论基础 。开展纯化纤
仿真理论和工程技术研究 ，研制新型化纤多异多
重复合变形长丝 ——— “军港纶”及其加工技术 ，产
品用于解放军等部门制服及民用服装 。 研制纺
织测试仪器 １６ 种 ，起草多项国家标准及军用标
准 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、三等奖各 １ 项 ，
省部级奖多项 。 出版著作 １８ 部 ，发表学术论文
百余篇 。 ２００１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１９３０ 年 ５月 １３日（农历 ４月 １５）我出生在
江苏省南通（现南通市）唐闸镇的一个家庭 。 南
通唐闸是中国民族实业家张謇先生创立中国东

部第一个棉纺织企业 ——— 大生纱厂 ——— 的地
方 。 我的祖父是从一个年轻的铜匠转为纺织机
械安装修理工（在纺织厂称为保全工） ，１８９８ 年
应募到大生纱厂当第一批安装工人的 。 我的父
亲也曾就读于当时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（即后
来的南通学院纺织科） 。 我的家庭与纺织科技
与工程已结下一个多世纪的三代情缘 。

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３７年随父母在北京 ，经历“七
七”事变 、日本大举侵华 。 后随父母南下 ，１９３８

年至 １９４２ 年辗转于苏北农村就读及自学小学
教材 。 １９４２ 年至 １９４５年在南通唐闸私立敬孺
实业初级中学就读 ，其中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５ 年得
到大生纱厂的贫困学生经济资助 。抗日战争胜
利后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８年就读于当时江苏省立南
通中学高中部 ，在此过程中 ，受许多老师教导熏
陶 ，酷爱文学和自然科学 。 １９４８ 年因家庭历史
情结 ，进入南通学院纺织科纺织工程系就读 。
从一年级寒假开始 ，假期在大生纺织一厂实习 ，
学习运转操作 、熟悉机器设备 。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
日南通解放 ，南通学院在上海的老师和同学们
也于 １９４９ 年暑假后回到南通一起上课 。 １９５０
年暑假 ，我和另外四位同学 ，随同李有山老师转
学到陕西省咸阳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工程系就

读 ，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征兵 、土地改革
等运动 ，并在 １９５１ 年冬 １９５２ 年春参加了中国
人全部利用中国产纺织机械 ，自己设计 、自己建
造的第一个棉纺织厂 ——— 西北国棉一厂的建
设 、棉纺织设备的安装 、调机和试生产过程 。

１９５２ 年毕业后留原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
工程系任教 ，并随院系调整 ，历任西安交通大学
纺织工程系 、陕西工业大学纺织工程系 、西北轻
工业学院纺织工程系 、西北纺织工学院纺织工
程系 、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、西安工程大学纺织工
程系教师 。作为一名解放后从事教学工作的教
师 ，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半个多世纪中 ，诞生
和发展了许多学科 ，这些都是我在大学学习中
从未接触甚至从未听说的 ，但作为一名教师必
须自己补习起来 ，从而 ５０ 年中被客观形势逼迫
着不断地自学 、不断地请教别人并逐渐成为自
己工作的依据和教学基础 。 从线性代数 、数学
物理方程 、复变函数 、积分变换到数理统计 、随
机过程 ；从近代物理 、粘性流体力学 、工程热力
学 、线性光学到非线性光学 ；从物理化学 、胶体
化学 、高分子化学到纤维高聚物固体物理化学 ；
从棉作学 、养羊学 、家畜胚胎移植到皮肤感觉神
经元的作用 、结构与分布 ；当然更包括从各种纤
维的结构 、性能 、测试技术到纺纱 、织布 、染色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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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 ，服装加工技术 、设备 、工艺 、产品和标准 。
正是不断的学习及对这些学习的实践（例如在
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，我们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合作
制取了中国人体不同部位皮肤的切片数十万

张 ，弄清了中国人体皮肤中感觉神经元的种类
和分布）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提高 。

几十年在学习 、教学 、研究 、工程实践过程
中 ，和自己的老师 、同仁 、学生们形成了关心科
学技术进展 、关心工程生产需求 、追逐存在问题
根源 、探索解决问题方法的集体 。 除了学校的
师生们 ，还有工厂企业 、科学研究院所 、工业管
理部门 、有关行政机关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。 在
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８０ 年代漫长历史过程中 ，形
成了大家敞开心扉 、共同研讨 、锐意深究 、不懈
探索的集体 。 在西安 、咸阳 、蔡家坡地区的同志
们 ，常常选择节假日共聚 、商讨 、辩论 、试验 、测
试 、验证 ；远地（北京 、上海 、榆次 、郑州 、金川等）
的同志们则定期信函联系或专程访问 。 这些活
动为中国棉纺工业高速化（锭速 １３ ０００ 转／分
上升到 １９ ０００ 转／分）中锭子 、钢领 、钢丝圈和
梳棉机弹性针布 、金属针布以及精梳机高速高
效等的设计 、材料 、工艺 、测试 、评价的研究 ，提
供了一个活动平台 。 许多科技工作者热情参
加 ，受到广泛关注 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岁月里 ，作为特殊的“半
个学术权威”被贬入“被改造者”劳动队伍参加校
内机加工 、土建 、搬运等劳动 ；校办农场的土建 、
耕作劳动 ；纺织企业的机修 、安装 、保全劳动 。意
想不到的是 １０年的劳动给我增长了许多工程方
面和生产实践的知识与技能 。 在纤维 、纱线 、织
物结构 、性能测试 、加工 、设计 、预测和鉴别方面
深入进去和探身出来的反复学习 、思考 、实践 、比
较中 ，悟出了一些规律 、思想 、方法 、道路和方向 。

在摆脱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阴影 ，特别是第
一次科学技术大会之后 ，“科学的春天”降临中
华大地 ，全国科技工作者奋勇前进 、探索真理 、
面向经济需要 ，解决生产问题 ，追赶经济发达国
家 ，为工程和产业服务的意识 、观念 、干劲 、活动

蓬勃发展 。受命危难之中 ，和我的老师 、同志们
一起编写“文革”后第一本枟纺织材料学枠教科
书 。 教科书 １９７９ 年付印 ，虽然只有 ４５畅 ６万字 ，
但所有参编人员一致认识到“文革”给高等教育
造成的伤害不只是十几年而是一代人 ，当时的
许多教师们缺乏基本的参考资料 ，而历来的遗
训是“老师教给学生一碗水 ，老师自己应该有一
桶水” 。 所有参编同志们和我的老师都不遗余
力详细整理所有章节的背景资料 ，连续三年在
全国举办了九期纺织材料学讲习研讨班 。 给全
国纺织院校担任纺织材料学课程的教师们介绍

教科书各章节的背景资料（包括教科书中最后
不写进去的新观点及其存在问题 ，说明不写进
去的原因 ，特别是在国际和我国验证中出现的
问题） 。 这些资料全部成文油印 ，人手一份 。前
后共提供了 ４９０ 余种（篇） ，２６０ 余万字 。 许多
老师亲临第一线 ，现身说法 ，给全国纺织材料学
课程的教师们讲演和解答问题 。 老一代纺织材
料学的泰斗严灏景教授 、安瑞凤教授等多次亲
临讲演 。 特别令所有人员难以忘怀的是严灏景
教授的 ６０ 岁寿诞日 ，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也是在
讲习研讨班郑州会议中度过的 。 当时仍受“文
革”的思想羁绊 ，我组织食堂将午餐改吃面条表
示祝贺 ，实过简陋 ，至今回忆 ，歉疚难言 。

在国家计划委员会（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） 、
科技部 、财政部等统一组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
（简称“六五” ，以下同）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
开始并继续“七五”“八五”“九五”科技攻关项目
和各项研究项目中 ，我和老师们 、研究生们 、同
学们一起在纺织新材料开发 、生产 、推广应用中
游泳 、泅渡 ，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，闯过一道道
激流 、险滩 。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溺水 ，我们
为祖国纺织工业尽了绵薄之力 。

回首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 ，非常庆幸生
活在新中国的环境中 ，前有老师引路 ，中有同仁
共勉 ，后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大军 。 愿中国的科
技事业永葆青春 、永远高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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